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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话旧书 ◆ 樊东伟

笔者珍藏着一只“共同救国”抗
战宣传铜墨盒，直径10.1厘米，高
4.2厘米。盒面中央有蓝底红框，框
内以隶书阳刻“共同救国”四字。红
框上方是“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九
个楷书阳刻；下方为“纪念一二·九
运动五周年”八个小楷阳刻；右侧阳
刻“抵制侵略，保卫华北”两行中楷；
左侧阳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两
行中楷。盒底阴刻“万丰”篆体款。
“一二·九运动”又称“一二·九

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9日，
北平数千大中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
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侵
略，呼吁保全中国领土完整，由此掀
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12月12
日，北平学生发起第五次示威游行，
高呼“援助绥远抗战”“各党派联合
起来”等口号。这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12月16日，即在对日妥协的
“冀察政务委员会”计划成立当天，
北平万余名学生与各界群众再次

示威游行，迫使该委员会延期成
立。此后，天津学生组织南下扩大
宣传团，深入民间宣讲抗日。杭
州、广州、武汉、南京、上海等地随
即响应，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北平
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学生与
民众的支持，促成全国抗日民主运

动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建立。
“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
阴谋，打击了当局的妥协投降政策，
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它标
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
的到来。
北平学生联合会是1935年11

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北平地下党组
织直接领导下成立的学生团体。北
平学生联合会成立后立即起草《为
抗日救国争取自由宣言》，制定反对
华北自治的九条政治纲领。然后组
织策划并发动了一二·九抗日救国
示威游行，提出“反对防共自治”“停
止内战”等六项诉求，成为华北地区
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力量。
“一二·九运动”已过去九十年，

纪念墨盒的制作也已过去了八十五
年。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八十周年，笔者收藏的这个铜墨盒
正是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见证。

瓷枕是古代小康之家的暑日
纳凉寝具，在民间广泛流行。作为
古玩收藏中的小众品类，古代瓷枕
存世稀少。前些时日偶见一件“赵
抃入蜀图”长方枕令我驻足良久，
其独特魅力令人难忘，亦钩沉出千
年前的一段美谈。
磁州窑位于河北磁县，始烧于

北宋中期，历经金、元，延烧至明
清。当时北宋经济繁荣、文化昌
盛，瓷器制作工艺达至新高度。磁
州窑地处南北文化交融之地，南北
制瓷技艺在此碰撞融合，形成以白
地黑花装饰为代表，兼具刻花、划
花、剔花等多种工艺的独特体系，
其质朴豪放的艺术风格与当时诸
多名窑并驾齐驱。
这件“赵抃入蜀图”长方枕长

28厘米、宽18厘米、高12厘米，造
型规整、线条流畅，以白地黑花技
法将北宋名臣赵抃入蜀的典故绘
于枕面，堪称磁州窑瓷枕的典型作
品。画面中，赵抃青衫策马，与书
童相伴行于蜀道，身后青山连绵、
小路蜿蜒，将观者带入那个遥远的

时代。史料记载，赵抃，字阅道，自
号知非子，衢州西安县人。赵抃既
是“纠察官邪、肃正纲纪”的“铁面
御史”，也是善于治理地方的清官
能吏。治理蜀地时，为官清正，政
绩斐然，深受民众称道。他入蜀为
官时轻车简从，仅携一马一仆、一
琴一鹤，不搞奢靡排场，时人誉其
“琴鹤清风”。这件藏品没有华丽
的色彩堆砌，也无繁复装饰纹样，
仅以简洁线条、质朴画风传递出历
史的厚重感与人文精神。
中华文化中，廉洁文化源远流

长。从古至今，清廉都是为官者的
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磁州窑匠
人以瓷为纸、以釉为墨，将赵抃的
清廉形象绘于瓷枕，将对清廉品质
的敬仰化作生动画面，既展现出高
超的绘画技艺，也寄托了对清廉品
质的崇尚。凝视这只“赵抃入蜀
图”长方枕，赵抃耿直清高、卓尔不
群的形象呼之欲出。它不仅是实
用卧具，更是历史的生动写照，是
清廉文化的传承载体，激励后人不
忘初心、坚守正道。

去年岁末，我觅得一件“得心
应手”陶艺摆件。这件摆件长17厘
米、宽8厘米、高14.5厘米，画面如
生动的自然画卷：一枝带叶的花枝
上，白花亭亭玉立，三枚花蕊点缀
其间，更显生机。枝头上，一只金
灿灿的佛手果傲然挺立，旁侧还依
偎着一枚小巧的佛手果，二者相
依，似在诉说生命的美好与和谐。
它们倚伏在覆着鲜绿苔藓的泥土
上，平添几分野趣。佛手前端的泥
土边缘还停着一只俗称“花大姐”
的七星瓢虫，尤为醒目。
佛手历来为文人雅士所钟

爱。“佛”与“福”音近，应和人们对
吉祥的祈望；“手”与“寿”谐音，契
合人们对长寿的期盼，因此工艺品
中的佛手既有福寿安康、吉祥如意
的祈愿，也包含着幸福美满、事事
顺心的祝福。另外，佛手多指，
“指”与“子”谐音，又有多子多孙的
寓意。因此，自明清起，佛手便是
文人墨客与画师工匠热衷的创作
题材。在吴昌硕的清供图中就经
常以佛手配天竹、水仙等元素。历
代匠人更以竹木、牙角、玛瑙、美玉
等材质，将其制成摆件、腰挂、扇坠
等，或俗或雅，皆寄托着人们对多
福、多寿与美好生活的向往。此
外，在陶艺中七星瓢虫有着“富甲
一方”的寓意，又为作品增添了吉
祥富贵之气。整件作品不仅构思
巧妙，而且栩栩如生、巧夺天工，令

人叹为观止。
提及创作者杨通行先生，我由

衷敬佩。这位80后艺术家已在陶
艺领域耕耘二十余年，成就斐然。
其作品《苏武牧羊》获首届广东工
艺美术群星杯精品大赛金奖，《达
摩悟》被广州番禺博物馆收藏，小
品《蒸蒸日上》则生动展现了一簇
黄豆芽破土生长的盎然生机。
杨通行的艺术之路浸透着艰

辛与执着。他生于贵州黎平县的
小镇，自幼爱“玩泥巴”，后在佛山
石湾成长，师从陶瓷艺术大师潘汾
淋。他不断锤炼技艺，练就过硬的
陶艺制作与创作能力。正是这份
对艺术的执着热爱，让他在陶艺领
域不断突破，创作出精美的作品。

近日整理书房旧物，在一批世
界书局的文献中，我偶然翻到了这
本《物权法要论》。摩挲着泛黄的纸
页，一段关于这本1931年出版的旧
书两度漂洋过海的往事，悄然浮现
在心头。
那是2012年夏天，美国加州洛

杉矶近郊的克莱门特市，一座质朴
的单层别墅里，我将这本八十多年
前在上海出版的《物权法要论》递到
八旬老人沈柏宏手中。老人轻抚书
脊，凝视着封面上熟悉的字迹，眼眶
微微湿润，一口乡音未改的上海话
里满是感慨：“这是我父亲当年读大
学法律系时写的毕业论文啊！”
沈柏宏先生的人生轨迹，曾与

这本旧书一样跨越重洋。1948年，
他从上海南洋中学高中毕业后辗转
赴美，在多所院校深耕执教，最终成
为美国化学工程院院士，跻身知名
教授与科学家之列。他的父母也在
20世纪60年代移居美国，直至终
老，安葬于北加州的墓园。此刻，父
亲青年时代的遗物跨越山海再度相
逢，老人心中的激动可想而知。
这本外观略显陈旧的法律书，

书脊处甚至用纸条细心修补过，扉
页上还印着馆藏书章。但它又绝非
寻常旧书——扉页内侧，一行工整
的字迹静列其上：“石曾世伯指正
晚志明敬赠”。原来，这本书是作者
沈志明的大学毕业论文，1932年10
月由其父沈知方创办的世界书局出
版后，特意赠予了相熟的长辈、国民
党元老李石曾。
更巧的是，两年后世界书局遭

遇资金困境，正是李石曾等人注资
接盘；沈知方让出董事长与总经理
之位后，因健康原因退居同孚村寓
所，终日埋首书斋，整理旧藏古籍，
编纂国学名著。
沈志明后来子承父业，1936年

与妻子应文蝉共同创办启明书局。
他们还在应文蝉的家乡苏州买下近
两亩地，修园筑舍，既作编辑所，又
供亲友相聚——胡适之、丰子恺等
文化界名人常被邀至此休憩创作。
短短几年间，启明书局出版了大量
文艺类书籍，其中百余部世界文学
名著系列尤其引人注目，广受好评。

而这本书的受赠者李石曾，身
为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子，是清末最
早留法的中国学生之一。他与吴稚
晖、张静江等人共创世界社，一心推
动中西文化交流。接办世界书局
后，他招募杨家骆、李鸿球等学者，
制定了宏大的“世界学典”出版计
划，打算将包括中国四库全书在内
的各国经典陆续刊行。可惜因种
种原因，这一宏大的出版计划未能
实现，李石曾也旅居海外多年，辗转

多国，最终在台湾终老。这本留在
国内的《物权法要论》，被上海的某
学校图书馆收藏。
当年，我因搜集世界书局史料，

在旧书网上偶然看到此书拍卖信
息，便按时守候竞拍成功。拿到书
的第一时间，我就告知了远在大洋
彼岸的沈柏宏先生，约定下次访美
时将书归还沈家。
沈先生热情邀我住在家中叙

谈。那几日，我从他身上深切感受
到了沈氏家族对书籍的执着——两
间宽敞明亮的书房里，堆满了书籍
文献与多年留存的剪报，尤其是与
家族相关的资料，更是被他悉心收
纳。临别时，带着他赠予的两本为
母亲应文婵女士出版的小说集与诗
集，还有搜集到的大量珍贵史料，我
满载而归，心中仍觉意犹未尽。
此后数年，我与沈柏宏先生始

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他持续不遗余
力地搜集世界书局与沈氏家族的资
料，总能及时寄给我。2017年上海
举办世界书局百年纪念座谈会，主
办方特意邀请沈先生到场发言，圆
了他多年的心愿。
然而天不假年，2019年2月，沈

柏宏先生因病在美离世。那年夏
天，我再次飞往洛杉矶，在他的墓前
献上一束鲜花，寄托深切哀悼。在
沈先生的书房，沈夫人告诉我可以
从书架上选些书留作纪念时，我的
目光再次落在了这本《物权法要论》
上。翻开这本阔别七年的旧书，一
张李石曾的老照片从书页间滑落，
背面是沈柏宏熟悉的字迹：“前世界
书局继承总经理李石曾摄于台湾，
约一九六〇年代”。
沈夫人赵淑华老师告诉我，当

年沈先生收到这本书时欣喜若狂，
特意复制了李石曾的照片夹在书
中，亲友来访时，总爱自豪地展示
父亲当年的著作。
征得沈夫人同意后，我带着这

本旧书再度漂洋过海回到上海。它
成了对沈柏宏先生最好的纪念，也
见证着我多年来对世界书局的研究
与牵挂。如今每次看到这本书，那
位慈祥老人的音容笑貌，总会清晰
地浮现在眼前。

■李石曾的老照片和沈志明的题字

■ 两度漂洋过海的《物权法要论》


